
◎新华社记者 张玉洁

无论是当年的 3G，还是

现在的 5G，它们都是信息基

础设施，就像“高速公路”。如

果这条“高速路”上没有与之

匹配的“车”，即没有合适的媒

介内容，就成了大材小用。而

我和团队所做的基于感知的

视频编码研究，就是为“高速

路”制造出规格合适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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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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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追梦人

◎实习记者 孙明源 周一有约

◎新华社记者 刘 伟 杨 喆 闫 睿

2006年，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

徐迈买到了自己的第一部3G手机。那时，中国还

没有3G网络，徐迈想抢先在异国体验一下，却发现

常用的多媒体业务无法在3G网运行，导致使用体

验和2G基本无异，于是他果断选择了退货。

前不久，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身份获

得第二十四届中国科协求是杰出青年成果转

化奖的徐迈，在谈起这段往事时说：“无论是当

年的 3G，还是现在的 5G，它们都是信息基础设

施，就像‘高速公路’。如果这条‘高速路’上没

有与之匹配的‘车’，即没有合适的媒介内容，

就成了大材小用。而我和团队所做的基于感

知的视频编码研究，就是为‘高速路’制造出规

格合适的‘车’。”

经过二十余年的深耕，这位在 5G 多媒体领

域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的“造车匠”，近日向科技

日报记者介绍了自己的学术经历和研究成果。

1999 年，徐迈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选择

了通信工程专业。“选择这个专业的理由很简单，

就是因为它非常火。加上我本来就喜欢工科，这

个选择就是顺理成章。”他回忆道。

完成本科学业后，徐迈又在清华大学攻读了

硕士学位。硕士毕业时，徐迈面临人生中一个重

要选择：是去公司工作、还是做科研继续读博？

和许多毕业生一样，徐迈无法立刻做出决定，为

此他还咨询了清华大学教授张林。

张林从自身经验出发告诉徐迈：如果他想从

事创造性的工作，继续读博就是合适的选择。

徐迈喜欢科研探索带来的兴奋感，最终决定

前往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在伦敦读博

期间，他得到了人工智能和机器视觉领域专家玛

丽亚·彼得鲁的指导。毕业之后，徐迈回到清华

大学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开始在基于感知的视

频编码技术领域深耕。

选择这一方向，源于徐迈一直秉持的原则：

搞科研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解决国家、社会急

需解决的问题，自然更容易取得成果，以及更大

的社会效益。”他说。

回顾自己的科研生涯，徐迈最想感谢的人，

就是给予他学术方向指导的导师们。此外，徐迈

还特别感激时代和社会给他的机遇。

喜欢科研探索带来的兴奋感

时间回到 2G 时代——2003 年。那时，曾有

位技术专家大胆预言，未来某一天人们可以用手

机观看网络视频。当时，许多人都将其视为异想

天开。然而，在近二十年后的今天，观看短视频、

网上直播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就是从 2G 时代到 5G 时代最直观的变

化。”徐迈解释道，“‘道路’拓宽了，路上跑的

‘车’也就不一样了。最初是文字，后来有了可

以下载的视频，然后是流媒体，如今是短视频

和直播……基础设施的升级为媒介形态的翻

新提供了可能性，‘路’和‘车’齐头并进，这就

是通信技术发展的基本脉络。”

信息通信技术的进步，带来了更快的网速和

更大的带宽容量，但人们的需求也在与日俱增。

在 5G时代，人们不仅希望收看超高清视频，还开

始畅想多视角乃至全景式沉浸体验。此外，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接入网络的用户也越来越多。

在这些需求面前，如果不能控制好“车”的大小、

数量，即使是 5G这样宽阔的“路”也会不够用。

徐迈及其团队成员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节

省码率、降低复杂度，用智能计算方法控制视频

的大小。让同等清晰度的视频“体积”更小，或让

同等“体积”的视频更清晰。

在过去十年的技术攻关中，徐迈带领团队成

员建立起视频计算与通信融合新架构，节省码率

超 60%、降低复杂度超 50%。他结合案例向记者

介绍，一家中等规模的网络视频公司，只要节省

10%的码率，就可以节约上千万元的带宽租用成

本，此外更加流畅、清晰的视频体验也会为该公

司赢得更多用户。

此外，基于感官的视频编码，即通过算法

模仿人类感知系统节约视频码率，也是徐迈团

让算法模拟人眼处理信息的方式

作为一名大学老师，徐迈不仅要搞科研还要

带学生。徐迈在学生时代曾得到过众多老师的

帮助，而今自己成为一名教师，他十分重视对学

生的培养和帮助。

“学生申请到了好学校，比我当初自己申请

成功还开心。”徐迈感慨道。

回忆起自己曾指导过的多位硕士研究生，徐

迈说，他们都具有很强的科研能力，其中有人前

往牛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苏黎世联邦理工学

院等国际名校继续深造，也有人在中国科学院等

国内科研机构或头部互联网公司工作，而且已有

多位学生成为科研院所或商业公司的骨干人才。

徐迈回忆道，自己曾推荐一位学生出国读

博，后来他收到了来自这位学生的博士生导师的

感谢信，信中肯定了该学生的科研和学习能力，

这件事让徐迈充满了成就感。

“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只能带领一支团队

做事。但如果我能培养出一批人，让他们都带领

自己的团队去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社会经济建

设，就等于把我工作的意义扩大了十倍、百倍。”

徐迈说。

目前，在多媒体领域，我国的技术开发、标准

制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是在基础理论方面和

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徐迈认为，这一短板可

能会造成我国在技术迭代中处于被动位置。“在将

来的科研工作中，人才培养、基础研究都是重中之

重。要想让‘信息高速公路’保持畅通、先进，需要

一代代科研人员的薪火相承与不断奋斗。”他说。

重视对学生的培养和帮助

徐迈徐迈：：为为55GG高速路造出适配的高速路造出适配的““车车””

队的研究方向之一。“目前研究思路有两个，一

是让算法模拟人类的视觉处理系统，通过预测

人的关注点，模糊关注点以外的信息，从而减

少视频信息负载；二是让算法模拟人类的先验

知识，即通过结构信息构建完整图像的能力。”

徐迈介绍道。

“有研究表明，人类视网膜上神经节细胞的

视觉传输带宽约为 8兆。人眼用这么少的带宽，

就可以传输如此丰富的信息，这和人类视觉处理

系统的机理是分不开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让算

法向人类学习，模拟人眼的信息处理方式，从而

大大降低视频的信息负载。”徐迈总结道。

她很普通——是众多石油工人中的一员；她又很不普通——在平凡

岗位上刻苦钻研，打造出创新“梦工厂”，被誉为“大国工匠”。她，就是大

庆油田第二采油厂第六作业区采油 48队采油工班长刘丽。

生在油田，长在油田，刘丽是一个标准的“油二代”，父亲是大庆第一

批建设者。从小看着父亲忙碌的身影，尤其是擦拭一个个奖杯时，成为一

名石油工人的梦想便埋藏在刘丽心中。

1993 年，刘丽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从技校毕业，获得了优先选择工

作岗位的机会，她却选择了条件较为艰苦的油田“老标杆队”——采油 48

队。而这一干，就在这个大油田干了快 30年了。

多年来，刘丽一直坚守在油田一线，为了能有效解决生产运行中的

“疑难杂症”，她在堆积如山的资料里寻找技术理论，在一遍遍的研发、生

产、试验、修改、再试验中寻找良策。

走进刘丽工作室，各类零件、模型摆满了数个房间。“这是上下可调式

盘根盒，是密封油井口的一种设备，是油井的‘咽喉’，对石油生产很重

要。”刘丽拿着一个装置介绍说。

过去，抽油机井光杆极易腐蚀导致盘根盒漏油，严重时一天就得更换一

次密封圈。密封圈寿命短、换起来费劲，几十年来让采油工没少吃苦头。

“有时我蹲在井上，看着盘根盒就想：这密封圈要是能自己出来就好

了！”刘丽说。

面对难题，刘丽在一次次失败中克服失望和沮丧，对传统盘根盒完成

了 5 次改进，不仅让采油工操作时间从 40 多分钟缩短为 10 分钟，盘根使

用寿命也从 1个月延长到 6个月，还使每口井日节电达 11度。

参加工作以来，刘丽研发各类成果 200余项，其中获国家及省部级奖

项 38 项。刘丽还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巾帼标兵、全国技术能手、中国质量

工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2020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最美

职工，2021年荣获中华技能大奖，当选 2021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

2011年，以刘丽名字命名的工作室成立，从两个采油工开始，到如今已

成为集难题攻关、发明创造、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功能于一体的创新创效

联盟，“刘丽工作室”已成为传匠心、育人才、搞革新、创效益的“梦工厂”。

采油 48队采油工赵海涛是刘丽的徒弟，在他心中，刘丽“对待每一项

工作都相当于一张名片”的精神深深影响着他。

“刘丽姐创新的技术，就相当于贴上了自己的名字，不改到极致决不

罢休”赵海涛说，“她就是我成长路上的领路人。”

在刘丽的示范带动下，工作室有 6人成为技能专家，67人被聘为高级

技师、技师，135人被评为技术能手，累计研发技术革新成果 1048项，获国

家专利 165项。

曾有人问刘丽，你已收获了那么多荣誉，创造了那么多纪录，为什么

还这么拼呢？如此辛苦忙碌，真的值得吗？

刘丽有自己的答案：当看到学员捧起大赛奖杯时，当看到革新成果在

无数采油井场为生产解决难题时，当看到编写的培训教材走进各大油田，

成为百万石油人的“口袋书”时，一切都值得。

一位石油女工

和她的创新“梦工厂”

在有莫高窟“姊妹窟”之称的榆林窟，年近九旬的李云鹤仍坚守在文

物保护第一线。爬脚手架修复壁画，一双大手让古老文物“重焕光彩”。

20 世纪 50 年代，他从山东老家来到大漠戈壁，成为莫高窟的第一位专职

修复师。半个多世纪过去，他仍然为敦煌艺术深深沉醉。

“金碧辉煌，非常震撼。从来没见过，根本看不够！”回想起 1957年初

到莫高窟时的情景，李云鹤记忆犹新。

当时，莫高窟条件十分艰苦，敦煌文物研究所正在广招人才。20 多

岁的李云鹤胆子挺小，可在昏暗洞窟里，他却一点儿也不害怕。在清理了

3个月的流沙后，他终于通过考验，成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一员。

时任所长常书鸿交给李云鹤一个任务：修复壁画。“常先生说，‘你肯

定不会，我们国家现在也没人会’，他问我愿不愿意干。我说，我做什么工

作都是从零开始，愿意！”

洞窟充斥流沙，塑像东倒西歪，起甲的壁画像雪花一样往下掉……李

云鹤既心痛又着急。“看到千年前绘制的壁画，只感叹古人的才华。但一

千多年过去，壁画、彩塑损毁严重，菩萨缺鼻子、少嘴唇就不美了。”

毛笔、滴管、注射器……李云鹤一点点摸索修复的材料与工艺。空

鼓、酥碱、起甲等壁画病害的保护修复难题，被他和同事们不断攻克。

当时部分洞窟病害严重，壁画像鱼鳞一样翘起来。稍不注意吹来一

阵风，壁画就可能跌落。有一次，同事在修复时不小心弄掉了一小块壁

画，李云鹤和同事两人沿着脚手架一层一层找，花费一个多小时终于找

到。“壁画少了就永远没有了，修复一定要有认真细致的态度。”李云鹤说。

20世纪 80年代后，莫高窟的保护力量不断壮大。文物工作者走出莫

高窟，走向全国各地的文物保护现场。李云鹤的足迹也遍布北京、新疆、

青海、西藏等 11 个省（区、市）的 20 多家文博单位，修复壁画 4000 多平方

米、彩塑 500余身。

年纪大了，李云鹤想带出更多年轻人。有学生感谢李云鹤，“您教我

的知识，够我吃一辈子”。对此，李云鹤很是“恼火”，他说：“我还在不停地

动脑子、想办法，这一点知识怎么能吃一辈子呢？”

在李云鹤眼里，文物保护就像绣花，细心和耐心必不可少。但更重要

的是，需要了解文物的可贵之处，有感情才能做好。“要时时记住，这是祖

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一旦损坏就不能再生。要处处留心，慎重对待。”

“壁画医生”李云鹤：

让古老文物重焕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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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紧急，请您马上出发……”前不久，一

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听完前因后果，安玮心

里一紧。挂断电话，身材纤瘦的她把“常驻”办公

室的行李箱一拎，火速赶往机场。

应急处理现场，各系统设计师集结，一行人

连轴转，没日没夜地熬着，奋战两周，任务最终圆

满完成。安玮这才松了一口气，消瘦的脸庞上露

出浅浅笑容。

这种紧张忙碌的攻关节奏，对于我国某卫星

地面系统副总师、国防科技大学电子科学学院教

授安玮来说，早已是常态。

“20 年来，我和团队致力于研究空间信息处

理技术，就是为实现我国空间数据处理自动化。

通俗来说，我们做的就是给空间装备安上高效能

‘CPU（中央处理器）’，让空间数据转变为能被

直接应用的信号。”安玮对记者说。

近日，安玮荣获 2021 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

称号。

从导师手中接过“接力棒”

安玮是我国著名雷达技术专家孙仲康的关

门弟子。时至今日，她依然记得 20 多年前那个

决定她走上科研道路的日子。

那天，年近古稀的孙仲康把安玮叫到办公

室。“我想好了，你就搞空间信息处理研究吧。”孙

仲康说。

“我是学雷达的，怎么转到这个领域了？”

安玮有些不解。孙仲康说：“这项研究关系国

家战略安全，必须有人去研究，否则将来再追

赶就难了。”

看着导师，安玮默默点头。她知道，作为导

师的关门弟子，接受这项任务意味着从导师手中

接过“接力棒”，一场寂寞而艰苦的长跑由此拉开

序幕。

但安玮当时还未意识到，由于国外实施技术

封锁，这项研究在国内几乎无人涉足。“这是一个

十足的冷门方向。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写好后，当

时能评阅的专家寥寥无几。”她回忆道。

没有经费、导师退休、课题研究几次面临下

马……科研路上没有一帆风顺，尽管知道这个道

理，可面对这一系列挫折，刚刚毕业留校的安玮

还是备受打击。静下心来，她选择了继续向前，

在这个全新领域，咬着牙默默耕耘。

2006 年，北京一家单位发来邀请，表示可将

安玮及其爱人一起调到北京。一边是看不到前

景的课题研究，一边是大城市的诱惑，安玮却不

为所动。“如果我走了，队伍就散了，将来一旦国

家需要，再想从头开始就更难了。”她说。

经过10多年的拼搏奋斗，安玮率领课题组攻

克了一系列关键技术，建立起一套航天信息处理

技术理论与方法，并取得了多项标志性创新成果。

2011 年 底 ，我 国 某 航 天 重 大 项 目 正 式 启

动，安玮所在的课题组作为全国唯一全面掌握

该领域核心技术的单位，成为该领域地面系统

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安玮也被任命为该系统

总设计师。

用国产化改造打破技术封锁

这些年，安玮积极推进我国某型空间装备的

立项研制，率领课题组取得多项原创性自主创新

成果。但她并不满足。2018 年，在该装备技术

体系的调整过程中，安玮主张“以我为主”自主设

计，3次打电话向上级汇报情况。

自主可控每一步走得都很难，但又必须要

走。从此，“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成了安玮的工作

常态。安玮坚信，“所有的努力，都会有成果的”。

3 次争取，换来提前 3 年开始布局的技术优

势。从硬件构架设计到信息数据处理，安玮带领

团队用国产化改造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

“做科研，不仅要抬头望天，还要低头看地。”

每隔一段时间，安玮都会扎到部队战备执勤一线

进行调研，深入“战场”解决实际作战难题，立足

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用装备。

2020 年盛夏，某装备进入测试阶段。这件

由安玮团队研制的装备究竟有没有问题、能否适

应战场需求，都是未知数。关键时刻，研制单位

不能缺位。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势，安玮

和团队成员克服重重困难，经过一个多月的集中

攻关，圆满完成了测试和检验工作。

接下来的日子里，为使装备在实战中发挥出

最大效能，安玮和团队成员还下到部队参与战备

值班、为官兵答疑解惑。

2021 年冬，某联合演习现场，该装备迎来

“实战”大考。安玮坐在作战席位上，紧盯着系统

界面上不断滚动的数据，短时间内迅速做出研

判。装备性能让用户单位大为赞赏，“这是真正

能在实战中起作用的装备”。

“看到做了那么久的科研成果变成装备、变

成部队可以用的东西，这是对我最大的奖励。”安

玮说。

因为热爱所以坚持

在同事眼里，安玮是个“拼命三娘”。

2011 年，刚被任命为该系统总设计师时，她

带领团队几乎全天泡在实验室，通宵达旦攻关，

生活极不规律。

2013 年，项目研究进入关键阶段，安玮的

身体发出了预警——体检报告显示她或有肠

道肿瘤。但她很快调整好心态，次日照常飞往

北京开会。

“当时，我一点都没察觉，后来才知道安老师

生病了。”安玮团队成员盛卫东回忆道。

幸运的是，肿瘤是良性的，手术很成功。术

后不久，安玮就又回到了实验室。

从开展研究至今，安玮由于保密等原因无法

评奖，评职称、发论文也受到一定限制，但她却没

把这些放在心上。对她来说，最大的满足不是名

利，而是团队的每一点进步、成果上的每一次突

破——

盛卫东刚满 40岁便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一等

奖和二等奖各 1项，被评为军队高层次科技创新

人才青年英才；安玮团队成员马超成为核心分系

统的技术负责人和主任设计师……他们大多 35

岁上下，却已是团队的“顶梁柱”。

这些年，安玮几乎没有休息日，忙得像一

个高速运转的陀螺，可她却说：“因为热爱所以

坚持。”

前几天深夜 23 点，博士研究生李若敬拿

起手机，给导师安玮发了一条关于课题的信

息 。 发 完 以 后 ，她 觉 得 不 妥 ，怕 影 响 导 师 休

息。没想到，安玮马上回复，还给她联系到能

提供帮助的人。

“我也要成为安教授这样的人，做扎根在国

防科技战线上的一颗钉子。”说起这件事，李若敬

感动不已。

安玮：给空间装备安上高效能“CPU”


